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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疫情下的青年行動 

2022 年是三年疫情中极为特殊的一年。奥密克戎的出现以及“动态清零”政策，让整个

中国大陆都处于极为高压的环境之中，全员核酸、红黄码、密接、时空伴随等种种新

名词层出不穷，与之对应的封控策略则导致了一连串的次生灾害。从年初西安封城的

流产孕妇，到上海长达两个月封控中被扑杀的宠物，兰州七里河幼童因送医延误死亡，

到年末的乌鲁木齐火灾，无法一一列举的悲剧，在各地轮番上演。尤其是 11 月乌鲁木

齐发生导致 10 人死亡的火灾，民众认为封控阻碍了救援与逃生，火灾悲剧更成为后续

一系列行动的导火索。 

在这一年中，以青年为参与主体的抗争行动则接连出现，其中大学生群体的行动尤为

突出。行动与校园的高压环境直接相关，长期的封控使得校园成为孤岛，学生无法正

常上课、考试和外出，其切身权益受损。此外，学生群体关注社会事件，社会关怀也

催生出回应封控次生悲剧的行动。 

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手举白纸无声抗议的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行动从校园蔓延至街

头，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抗议行动，被称为“白纸运动”，这是自 1989 年以来国内罕见

的大规模抗议行动。 

疫情中的行动不止白纸运动，更不止于线下。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人，开

始熟练地将互联网工具作为行动的载体。疫情爆发期间，行动者们通过微信群、在线

文档等工具为弱势群体提供救助。疫情相关内容被官方下架后，互联网上出现的“接

力”行为也保留了一份属于民众的集体记忆。 

疫情下的青年行动往往只是起源于一个微小而切身的诉求，例如频繁出现的封控期间

物资供应问题，并未指向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实质影响着青年们的“动态清

零”政策，还是社会制度上的不足。参与者多数也并无行动经验，甚至并不视其为一

次行动。2022 年的特别之处在于，在高校、街头乃至互联网出现的零星行动在这一年

里形成了巨大的合力，推动着社会改变的同时，对行动的未来也造成了持续性影响。 

本部分报告将梳理疫情下青年行动者的参与，呈现其中面临的压力与困境，同时尝试

提供一些解决的思路。 

一 、推倒隔离墙的大学生们 

疫情三年，对于身处校园之内的大学生们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大学生活被核酸、网

课、封校所占据，2022 年的封控政策使得校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抗议行动也在第

三年开始频繁出现。 

2022 年 3 月，上海发生自武汉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社区感染，“精准防疫”政策在维

持不到一个月后宣告“失败”，上海正式“封城”。“封城”后，大学的物资供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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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现诸多问题，其中同济大学的学生指出，校内食堂猪肉变质，包括卫生巾在内的

日用品严重短缺，更有学生被强迫当志愿者。在 4 月 26 日，同济大学校方举行线上抗

疫工作会期间，一名学生通过屏幕共享，在 PPT 上用红蓝相间的文字表达不满，其抢

眼的视角效果被称为“红蓝条”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同济大学学生开始以“红蓝条”

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包括散发各种以红蓝条纹为主调的海报，将同济大学校徽制作

为红蓝色调版本，开发红蓝色调的口罩、环保袋之类的文创产品等。 

如果说红蓝条事件止步于行为艺术，后续亦未能促成直接的成果，那么北京大学万柳

校区的学生则给出了另外一种行动的模式。2022 年 4 月，北京出现一波奥密克戎疫情，

其后北京大学万柳校区便开始长时间封控，学生无法叫外卖而食堂供应不足，更因校

车中断亦无法回大学本部。与此同时，校内教职工却能自由进出。5 月 15 日晚，校方

在未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开始在学生区与教职工区之间设立“隔离墙”，此举成为

抗议的导火索。当晚约 300 名学生聚集在宿舍楼外抗议，学校领导现身讲话期间，有

学生上前推倒了部分“隔离墙”，其后校领导宣布取消设墙计划，并且接受了学生的

部分诉求。 

校园抗议封控事件在 2022 年之前亦时有发生，来到疫情第三年，“动态清零”引发的

抗议行动之多，超过了人们既有的想象。仅仅在北京大学万柳校区抗议事件发生后的

一个月内，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位于天津的天津大学、南开

大学，都相继发生了类似的抗议行动。2022 年年末，防疫政策转向放开之后，校园内

频发的疫情与期末考试、放假时间也出现了矛盾，武汉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等多所学校陆续出现集会、静坐等不同形式的抗议行动。 

上述一系列的抗议行动，均与学生的切身利益相关，行动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奥密克戎

的传播能力使得清零政策难以实现，并演变成常态化、无休止的重复封校，政策的正

当性随之消解，另一方面也是在三年疫情期间，大学生的不满始终在积攒，在 2022 年

的加压中达到临界点。 

10 月之后的校园行动，则与社会上的防疫悲剧和抗议行动互相呼应，学生的诉求点也

从具体的校内防疫问题，上升至回应社会上一系列的防疫次生问题，以及批评清零政

策。例如，有学生在排队做核酸时，在背后贴着关于隔离转运大巴事故相关的纸。11

月 26 日，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行动影响尤为大，当日中午，有学生制作了“奠 中国电

影”、”我摔断了腿 医生连忙跑来缝我的嘴”等纸板，内容映射出疫情下惨淡的电影行业

与长期的审查制度，同时也在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遇难者。在纸板被校内保安收缴后，

一名女生手持一张白纸继续抗议，当白纸也被收走后，更多学生参与进来，抗议一直

持续到深夜，现场视频可见，学生们拿着白纸，用手机照出灯光，喊着“人民万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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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安息”。类似的行动在各高校蔓延，据统计，11 月 26 日之后，中国大陆至少有 156

所高校内有学生响应了抗议，形式不限于校内集会、张贴海报、标语涂鸦等。1 

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到对同胞苦难的关注，推倒隔离墙的大学生们率先播下了行动

的种子，最后在街头生根发芽。 

二、走上街头的中国青年 

2022年的中国，出现了一批线下实体空间的行动，以及在年底爆发了线下集会。 

在这一年里，涂鸦成为青年行动的载体之一。8 月，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张东辉把“三

年了，我已麻木了”拆分成单字，涂鸦在北京 8 个核酸检测亭上，并拍摄发布在朋友圈

中。其后，他被朝阳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直至 12 月 8 日才被释放，羁押

时间长达三个多月。而类似的涂鸦作品在各地亦时有出现，例如有核酸点被涂上“不自

由 毋宁死”，“SB 防控”和“拆”。2 

涂鸦之外，街头还出现了更多行动符号，譬如口号、横幅与歌曲，这三者在 2022 年一

连串的街头行动中频繁出场。早在 4 月，上海街头就曾出现过表达抗议的横幅，有行

动者在树上挂上白布，并以红色大字写上“反对无限制封城”、“人们正在死去”、“此内

容因违规无法查看”等文字。到10月，北京四通桥事件之后一周，即二十大闭幕当天，

数名青年人手持写着“不要 要 不要 要 不要 要 不要 要”的白色横幅，行走在上海街头，

期间还合唱了《国际歌》。 

到了 11 月，全国多地陷入更为严格的封控中，同时催生出一些普通市民在公共场所中，

针对疫情政策进行公开演说，从网络流传的视频中可见，这些演说往往得到在场市民

的支持和掌声。11 月 24 日，一名背着超人书包的青年出现在重庆某社区门口，对当地

的高价物资及“动态清零”政策进行批评，随即引发在场民众共鸣，并喊起“不自由，毋

宁死”的口号，这名市民被网友称为“超人哥”。警察来到现场之后，重庆“超人哥”一度

被拽倒在地，现场民众则阻拦警察的暴力行为，使“超人哥”得以暂时安全离开。“不自

由，毋宁死”的口号也在后续的白纸运动中也反复出现。 

也是这一天的晚上，乌鲁木齐大火的悲剧发生。可以说，这场大火点燃了民众的怒火，

在 2022 年下半年，封控和一刀切的“防疫政策”导致一系列的次生伤害——有幼儿因无

法及时就医而离世、隔离大巴半夜转运发生车祸造成 27 人丧生——民众的情绪也在逐

渐积攒，在乌鲁木齐大火后，情绪达至一个爆发点。 

 
1
 端传媒，當白紙穿透中國大學高牆：站出來，看到了集體行動的可能，2022-12-02，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203-mainland-students-covid-policy-protest/ 
2
 自由亚洲电台，我已麻木了 北京现涂鸦抗议频繁核酸，2022-08-22，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1-08222022101726.html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203-mainland-students-covid-policy-protest/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1-08222022101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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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走上街头，是已经封控长达三个多月的乌鲁木齐当地民众，在火灾次日，他们大

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呼喊要求解封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社区、政府大楼

等区域聚集和游行。到了 11 月 26 日，南京传媒学院校内的“白纸抗议”开始后不久，数

百公里外的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也涌来了悼念的人群。最开始，人们只是手持鲜花、

蜡烛默默悼念。到了深夜，有人唱起《国际歌》，有人手持白纸，有人喊着“不要核酸

要自由”的口号，一场突如其来的集体街头抗议行动就此发生。根据现场参与者的描述，

当晚乌鲁木齐中路参与悼念的人士，大部分都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3 

当晚上海警察已经带走了数名参与者，抗议却并未因此平息。一天后的 11 月 27 日，

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悼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的聚会，这些悼念活动后来演变成抗议，

白纸仍旧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标识，“白纸运动”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 

以下是几个城市的现场概况： 

成都，当日早上便有青年在成都的地标商圈太古里进行悼念。下午，又有数名青年在

街头举白纸进行无声抗议。傍晚开始，成都著名文创街区望平街涌入了上千名前来悼

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民众，TA 们有的手持鲜花，有的手持白纸，有自述来自新疆

的青年站在悼念场地的中心大声演讲，随后是集体的合唱、口号，包括有歌曲《国际

歌》、口号“不要核酸要自由”、“要新闻自由”，其中喊得最多的口号之一，是“不自由，

毋宁死”。据现场参与者口述，当晚人数占比最多同样是年轻人。4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路牌被拆下，数十台警车与过百名警察路口严防死守，前来

为前一天被捕者声援的人群与警察在路口进行对峙。不同于前一天的悼念和随之而来

的抗议，这一天上海街头的抗议有着更为明确的诉求，那就是释放昨晚被捕的抗议人

士。在现场，“放人”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白纸、口号、国际歌也再次出现在抗

议现场。 

北京，在亮马桥一带，过百名的参与者同样手持白纸，口号更为多元化，包括“我们要

普世价值”、“上海放人”、“新闻自由”、“电影自由”、“性别自由”等。亮马桥抗议是当

晚各地抗议中较晚结束的一场，人群被多次驱散，又重新聚集，至少到接近凌晨两点

时，现场仍有过百人聚集。5 

 
3
 端传媒，烏魯木齊中路一夜一日，燎原的火花被點燃，2022-11-27，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128-mainland-shanghai-zero-covid-protests/ 
4
 NGOCN，成都“老油条”：我目睹了警察冲进人群的那一刻，2022-12-08，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2-12-08-white-paper-movement-cheng-du-2/ 
5
 端传媒，北京亮馬河：此刻，我們在這裏就是意義，2022-11-29，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129-

mainland-beijing-zero-covid-protest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128-mainland-shanghai-zero-covid-protests/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2-12-08-white-paper-movement-cheng-du-2/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129-mainland-beijing-zero-covid-protest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129-mainland-beijing-zero-covid-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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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抗议人群则更为广泛。参与者不仅有手持白纸在雨中抗议的年轻人。在汉正街

参与示威的数百人中，包括了不少当地的普通居民，TA 们在沿街游行时，推倒了不少

防疫隔离路障，当地政府官员亦有前来交涉。 

广州的抗议现场显得相对平和。海珠广场上，人们合唱粤语歌曲《海阔天空》，高喊

口号“不要围观请加入，不要封控要自由”和粤语“广州加油，自由万岁”。警方在

包围抗议人群后，曾与参与者进行多次“谈判”要求离开现场，抗议最后以警方放开

包围圈、人群解散而结束。 

云南大理，至少数十人走上街头，一边弹奏吉他合唱歌曲，一边手持白纸进行抗议。

类似的行动在其后的数天内，在中国大陆的十几个城市轮番出现。 

12 月，延续了三年的高压封控政策终于转向，这一转向与街头行动之间的关联，尚且

难以评估。但无需质疑的是，中国青年成为了街头行动的主要推动者与参与者，这些

走向街头的行动也改变了外界对于中国行动的既有想象。另一方面，这种极度去中心

化、民众自发参与的行动，也让参与其中的人对公共生活有了更多关注，为青年人深

入参与公共行动带来可能。 

三 、互联网时代的自组织行动 

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因为其安全性、高效率即被用于各个议题的行动者连结，也成

为行动的有力载体之一。疫情对于线下生活的限制，催生了行动者们对于互联网工具

更多的利用。在 2022 年，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协作的行动模式更逐渐成为常态。 

4 月，上海疫情之中，有 20 多岁的青年人通过微信群，连结起了一批以社区为基础的

志愿者群体，为附近的独居老人送去食物和药品。类似的临时志愿者小组在上海不在

少数。行动者们也更习惯使用互联网工具，如一个名为《上海宠物互助信息登记汇总》

的在线文档中，有志愿者负责撰写自救指南，超过 700人参与填写补充及使用。 

10 月底开始爆发的广州疫情之中，情况最严重的康鹭片区及周边存在大量无家可归者，

互联网成为收集救援需求与连结救助方案的渠道。志愿者们通过线上协作，从最早地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场地与食物、衣物的功能，发展出了宠物救助、连通医疗救助

渠道、心理支援等功能。线上群组通常都会显得松散，但是这种特定议题救援的群组

里，也同样有分工明确，例如有人负责对接救助资源，有人负责在一线传递物资，有

人负责对接 NGO进行筹款等。这一民间互助模式在各地的疫情中均有出现。 

12 月初，随着新十条的公布，疫情在各地迅速蔓延，紧随而来的是退烧药物及抗原等

物资的大面积缺货。有行动者关注到了农村老人面临的药物紧缺问题，在线发起了“农

村退烧救助行动”，截至 12 月 29 日已对接约 110 个乡村，为约 1.3 万名老人提供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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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参与行动的，包括为当地老人填写求助信息的本地居民、捐出多余药物的捐赠人、

帮助对接药物的志愿者，不少公益机构及社工亦有加入。6 

在上述这些通过互联网完成协作的自组织行动以外，2022 年的互联网青年行动者的另

外一个关键词是“接力”。它是针对中国大陆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反抗——当内容触碰到审

查机制时，它会迅速被下架或屏蔽，但审核通常是滞后的，使得网民可以不断上架同

样的内容，接力传播。自发“接力”传播也是 2022 年的一大现象。 

最早是在四月底发布的视频《四月之声》，记录了上海疫情之中的部分官方表态、民

众发声的片段，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之后被删除。不少人对作品进行重新剪辑后，

利用个人视频号等形式进行传播，仅 4 月 22 日这一晚，至少有 33 个版本的《四月之

声》得到了大量传播。之后，文章《逝者名单》、《路是通的，他们不跑》，白纸运

动现场视频，网易新闻年度盘点视频等内容，均以自发“接力”的形式，在互联网上进

行传播。7 

作为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这一批中国青年，对互联网及其工具的熟练，使其得以成为行

动的载体。在互联网管制极为严格的中国，上述行动的存在让公共议题得以持续被看

见，更创造出新的参与形式。互联网自带的去中心化倾向，也在线下行动者网络被长

期打压的当下，为行动者的连结与行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四 、总结 

纵观 2022 年疫情下的中国青年行动，从校园、街头到互联网，一二线城市的高校大学

生、关注公共生活的青年人成为其中的主力。 

行动者们呈现的其中一个共同点，是所在专业或关注领域通常也是意识形态重点管控

的领域，也可笼统地称之为“人文社科”领域。譬如最早发起白纸运动的南京传媒学

院，不少抗议重点均是电影行业长期以来的审查制度，以及疫情下受创严重的电影行

业。北京目前已知的超过 20 名被捕者之中，至少有三名是媒体工作者，“新闻自由”

也成为抗议中时常出现的口号。 

疫情下的青年行动，普遍缺乏组织性，多数是个体的零星行动，即使是类似白纸运动

的集体行动，也更多是一种自发的临时行动。这无疑在一方面降低了行动者的风险，

目前各地的白纸运动参与者多数被处以行政拘留，不少已安全释放，大多数则未被追

究。 

 
6
 红星新闻，2000 颗退烧药“在路上” 城乡互助帮农村老人“退烧”，2022-12-29，

https://news.sohu.com/a/622415960_116237 
7
 中国数字时代，人民的艺术：记录 33 个版本，2022-12-16，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0119.html 

https://news.sohu.com/a/622415960_116237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01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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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去中心化的另一面是行动容易缺乏可持续性，校园抗议运动在问题得到解决后

平息，白纸运动自封控放开之后在国内基本消失，疫情期间的民间互助网络多数也在

疫情结束后停止了运作。如何让行动带来的影响可以在行动者社群中形成沉淀，是遍

地开花的疫情行动之后的新问题。 

疫情是意料之外的产物，行动者在疫情中的行动参与也常常是应激产生，而非有预见

性或有准备的行动。这意味着行动的参与者可能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匮乏，例如保护线

上、线下个人信息的安全办法；此外，不少参与者因为是第一次接受警方传唤、拘留，

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及保护措施，在事后也可能造成持续的心理创伤。 

疫情下的青年行动相较于传统的行动模式，在比例上更少遭遇实质的打压，譬如遭到

校内处分，行政和刑事的处罚。同时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参与者往往未能与行动者社

群形成连结，不少遭遇打压的参与者事实上并未能被关注到，形成了信息上的黑箱。 

基于现有的种种状况，报告认为疫情下的青年行动有以下三个优化方向： 

（一）提高现有及潜在行动者的安全意识及危机应对能力。 

在可见的将来，对于高校内外的青年行动者打压都可能会愈发频繁，信息安全工具、

风险信息处理、应对警察传唤的能力应当成为行动者的标配。 

（二）提升行动者通过互联网协作实现行动的能力。 

相较于线下行动面对的组织性难题，互联网的隐匿性与便捷性都能有效地实现行动者

之间的连结。在这一点上，需要尽可能地让已有的临时性自组织互联网行动，留下可

复用的行动经验，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工具的安全使用方法、互联网行动模式以及风

险评估方法等。这些经验让更广泛的行动者得以利用，将可能开拓更多的行动可能。 

（三）挖掘更多新的行动者。 

白纸运动的出现展示了中国青年行动的潜力，但无论是校内还是街头的悼念、抗议，

在现有环境下都难以实现持续参与，这导致不少青年的行动经验也止步于此。需要通

过现有的行动者，连结起这批青年，呈现更多街头行动以外的行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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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青年劳工行动者 

2022 年 12 月，在中国持续了三年的“清零”政策宣告寿终正寝。回望过去的这一年，

由封控带来的惨剧层出不穷，愤怒与痛苦浸泡着每个人的身体，也动摇着劳动者们真

实的生活根基。不论是工厂闭环管理带来的恶劣劳动环境与不被重视的感染潮，还是

城市封控导致的底层劳动者无家可归与露宿街头，抑或各行各业在经济寒冬下的关停

与裁员，都让劳动者的生存变得愈发艰难。而在放开以后，不少劳动者感染后，依然

被要求带病工作以完成产量，以往就存在的过劳问题变本加厉。不论封控还是放开，

劳动者都在承受着政策的代价。8 

这一年无疑是痛苦和沉寂的。 

对于那些目光依然注视着社会的青年来说，与痛苦伴随的是不可否认的消沉。政治环

境依然在收紧：微信、豆瓣等平台的审查愈发严重，一些劳工相关账号被关闭或被迫

注销；过去几年，劳工 NGO 的数量本就严重缩水，却依然有 NGO 在 2022 年被关停；

一年前被抓捕的青年劳工行动者没能在 2022 年重获自由，其它行动者也在持续被监控、

被限制，甚至被抓捕。除了政治环境，漫长的封控同样是沉重的压力来源，在封锁、

隔离的生活状态之下，许多青年劳工行动者陷入了长久而反复的情绪黑洞。 

在另外一些角落，冒着新芽的，或持续生长的，都是力量的源泉。5 月初，在封控中的

上海，数百名工人冲破闭环生产的封锁线9；10 月底，郑州富士康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体

行动，工人们翻越围墙，徒步逃离工厂10；与备受关注的“白纸运动”平行的是，城中村

里爆发了更为激烈的抗争。1112这些抗争让青年劳工行动者再一次看见与确信劳动者的

力量，在关注中，他们也在汲取继续行动的动力；另一方面，行动者们努力克服环境

带来的限制，尝试更新媒体平台与媒介，为劳工领域引入交叉议题，在隔离的大环境

下与其它行动者保持联系与交流。 

因此，这一年还是抗争的、充满弹性的。 

本报告尝试厘清这样的痛苦、沉寂、抗争和弹性，并通过这些看似抽象的词勾勒出青

年劳工行动者的处境。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近些年，随着管控的升级，许多行动已经

 
8
 2022 年劳工事件的梳理，详见：愿劳动给人快乐而非不幸 | 2022 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g984H3MhxvxWag8iQM935nL20p9GzELGxqGkytkUSA/edit# 
9
 Apple Supplier Faces Worker Revolt in Locked Down China Factory，2022-05-26.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5-27/apple-supplier-faces-worker-revolt-in-locked-

down-china-factory 
10

 于蒙，富士康：闭环内外，2022-11-02， https://mp.weixin.qq.com/s/v-Fah9O6NnepgK2WZGXHIA 
11

困在城中村的人，在等待希望丨广州康乐村封控纪实，2022-11-20，https://archive.ph/mu1C7#selection-

103.14-103.37 
12

 工劳小报，2022 年劳工行动的梳理，详见：被控制的移动：2022 年封控政策下的劳动剥削与工人反抗（附全年

劳动事件时间轴，2023-01-10，https://newsletter2.laborinfocn.com/spec04/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g984H3MhxvxWag8iQM935nL20p9GzELGxqGkytkUSA/edi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5-27/apple-supplier-faces-worker-revolt-in-locked-down-china-factory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5-27/apple-supplier-faces-worker-revolt-in-locked-down-china-factory
https://mp.weixin.qq.com/s/v-Fah9O6NnepgK2WZGXHIA
https://archive.ph/mu1C7#selection-103.14-103.37
https://archive.ph/mu1C7#selection-103.14-103.37
https://newsletter2.laborinfocn.com/spe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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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地下，本报告必定无法尽数涵盖。如何定义这一年，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答案，

即便它可能是模糊的。如果说，除了勾勒、梳理之外，还有什么期待，那就是希望借

着这份报告，让我们重新看见彼此的存在与呼唤，并在新的一年尽可能创造更多联系。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关于青年劳工行动者的群体面貌，往年报告已有不少论述： 

第一，青年劳工行动者家庭背景本身极为多元，但多数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

因着对自身所在阶级群体处境的反思，或受到理论教育形成对资本主义下社会贫富差

距的批评，开始关注当下中国工人群体的命运与反抗。 

第二，近几年，青年劳工行动者活跃度明显降低。经过多年针对劳工 NGO 的打压，事

实上现存的劳工 NGO 已经不多，行动者成长所依赖的土壤也逐渐消失，而民间打压带

来的政治恐惧进而令年轻人参与到劳工行动当中的意愿减少，也难以在当下环境中得

到很好的锻炼和培养。此外，2018 年佳士学生运动后，大学校方和国家安全部门对左

翼学生社团的骚扰和监控达至高峰，尽管 2021 年后，情况趋缓，但左翼社团已普遍被

取缔或者难以开展活动，在校青年也难以维持对工人处境的关注和实践的介入。 

第三，左翼思潮在更为多元的群体中浮现，包括在高中生社群和白领群体中。近年来，

在互联网群组中活跃着大量具有明显左翼倾向的高中生群体，尤其是 QQ 群和微信群

组，甚至有一些由高中生组织和撰写的左翼刊物在传播。2022 年虽未涌现类似于“打工

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的行动，但在互联网行业中仍然有一些个体层

面的抗争，如在 1 月 25 日晚，腾讯企业微信产品部的应届生表示公司表彰“高强度工

作”的行为是把慢性杀人当作荣誉奖励，而他本人也选择离职——用脚投票，并认为自

己的坚决离职会给后来者勇气，能够更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1314左翼思潮和实践在上

述群体中正在逐渐产生广泛认同。尽管现阶段难以全面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但它代

表着近几年来社会上年轻学生、职场青年思想激进化的明显趋向——年轻人难以在当

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看到理想的出路，逐渐觉察到自身处于剥削的市场结构，开始对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充满兴趣，借助这些思想资源进行思考和探索社会改变的

出路，有部分青年亦自发地投入实践。15 

除此之外，在 2022 年，青年劳工行动者的群体面貌也有了以下几点新面向： 

（一）从社团到个人 

 
13

 澎湃，鹅厂应届生怒怼管理层，“把慢性杀人当做荣誉激励” ，2022-01-27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477592 
14

 2022 年劳工事件的梳理，详见：愿劳动给人快乐而非不幸 | 2022 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g984H3MhxvxWag8iQM935nL20p9GzELGxqGkytkUSA/edit# 
15

 详细参照《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1 年）》中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2022 年 3 月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47759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47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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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的报告里，有这样的陈述：南北方行动者的成长路径颇有不同，南方行动者

多为通过参与劳工 NGO 实践而建立自身对于工人境况、社会不平等和资本剥削的认知。

北方行动者则成长于左翼团体或校园社团，通过读书会、观影会、工地外展或校内实

践(如开设工人课堂、工人调研等)等社团活动开启自身的劳工启蒙。16 

这种差异依然存在，但随着北方左翼社团的逐步关停，原有的各项活动难以继续开展，

青年之间的联系更多围绕个人关系而非集体性的活动与行动展开。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青年介入社会行动变得不再可能，尽管以社团形式开展的活动消失殆尽，但随着若

干劳工 NGO 可见度的提高以及宣传方式的创新化，一些之前游离于校园社团之外、并

不具备左翼认同的青年开始以个人名义参与这些 NGO 的活动，并在其中扮演协助者的

角色。这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南北方青年在劳工启蒙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参与方

式对青年的影响以及它的可持续性，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职校生群体的行动 

2021 年的报告曾提到左翼思潮在高中生社群和白领群体中浮现，实际上，除了这两个

群体，职校生群体也日渐活跃。互联网群组中的交流，深入企业的调研，集中的分享

讨论，参与 NGO 及相关自组织的实践工作——在这些活动中，职校学生们不断深化着

关于自身和社会的认知；作为未来蓝领劳动者的主力，他们将会有怎样的行动，值得

更多的关注与期待。 

（三）海外青年的参与 

近几年，海外青年的参与逐渐凸显。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生代海外离散中国社群，在

过去数年迅速经历激进化的政治演变。172022 年，由四通桥抗议事件激发了校园海报

运动，由白纸运动激发了本地的线下抗议，在劳工领域，同样有不断涌现的行动，如

11 月 6 日下午，在美国纽约的苹果旗舰店门口，一群中国留学生以中英文抗议苹果公

司对于富士康工人健康权和劳动权益的漠视，抗议疫情下对工人增加的工厂控制甚至

 
16

 详细参照《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1 年）》中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2022 年 3 月 
17

 为什么白纸抗议是“三个运动”？理解封控抗议潮的革命性和局限性，2023-01-02，

https://matters.news/@blankpower/360812-

%E4%B8%BA%E4%BB%80%E4%B9%88%E7%99%BD%E7%BA%B8%E6%8A%97%E8%AE%AE%E6%98%AF-

%E4%B8%89%E4%B8%AA%E8%BF%90%E5%8A%A8-

%E7%90%86%E8%A7%A3%E5%B0%81%E6%8E%A7%E6%8A%97%E8%AE%AE%E6%BD%AE%E7%9A%84

%E9%9D%A9%E5%91%BD%E6%80%A7%E5%92 

https://matters.news/@blankpower/360812-%E4%B8%BA%E4%BB%80%E4%B9%88%E7%99%BD%E7%BA%B8%E6%8A%97%E8%AE%AE%E6%98%AF-%E4%B8%89%E4%B8%AA%E8%BF%90%E5%8A%A8-%E7%90%86%E8%A7%A3%E5%B0%81%E6%8E%A7%E6%8A%97%E8%AE%AE%E6%BD%AE%E7%9A%84%E9%9D%A9%E5%91%BD%E6%80%A7%E5%92
https://matters.news/@blankpower/360812-%E4%B8%BA%E4%BB%80%E4%B9%88%E7%99%BD%E7%BA%B8%E6%8A%97%E8%AE%AE%E6%98%AF-%E4%B8%89%E4%B8%AA%E8%BF%90%E5%8A%A8-%E7%90%86%E8%A7%A3%E5%B0%81%E6%8E%A7%E6%8A%97%E8%AE%AE%E6%BD%AE%E7%9A%84%E9%9D%A9%E5%91%BD%E6%80%A7%E5%92
https://matters.news/@blankpower/360812-%E4%B8%BA%E4%BB%80%E4%B9%88%E7%99%BD%E7%BA%B8%E6%8A%97%E8%AE%AE%E6%98%AF-%E4%B8%89%E4%B8%AA%E8%BF%90%E5%8A%A8-%E7%90%86%E8%A7%A3%E5%B0%81%E6%8E%A7%E6%8A%97%E8%AE%AE%E6%BD%AE%E7%9A%84%E9%9D%A9%E5%91%BD%E6%80%A7%E5%92
https://matters.news/@blankpower/360812-%E4%B8%BA%E4%BB%80%E4%B9%88%E7%99%BD%E7%BA%B8%E6%8A%97%E8%AE%AE%E6%98%AF-%E4%B8%89%E4%B8%AA%E8%BF%90%E5%8A%A8-%E7%90%86%E8%A7%A3%E5%B0%81%E6%8E%A7%E6%8A%97%E8%AE%AE%E6%BD%AE%E7%9A%84%E9%9D%A9%E5%91%BD%E6%80%A7%E5%92
https://matters.news/@blankpower/360812-%E4%B8%BA%E4%BB%80%E4%B9%88%E7%99%BD%E7%BA%B8%E6%8A%97%E8%AE%AE%E6%98%AF-%E4%B8%89%E4%B8%AA%E8%BF%90%E5%8A%A8-%E7%90%86%E8%A7%A3%E5%B0%81%E6%8E%A7%E6%8A%97%E8%AE%AE%E6%BD%AE%E7%9A%84%E9%9D%A9%E5%91%BD%E6%80%A7%E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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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劳动。18海外青年面临的“不在场”困境依然存在，但网络传播确实让跨越国界的行

动变得更加可见。19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过去一年，青年劳工行动者的行动和组织愈发艰难和分散，但依然呈现出了多种样态。 

（一）泛左翼社群的零散自组织 

随着大学左翼社团接连被取缔，以注册社团为组织形式的社群逐渐减少甚至消失，组

织化的读书会、观影会、讲座、调研等活动几乎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零散的

自组织，部分自组织由原先的社团成员组成，依然在以个人名义推动运作上述的各类

活动。 

当然这种自组织不局限于曾经的社团，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类似的零散自组织存在，

成员或许在线下互相认识，如曾经参与过同样的社会活动与行动，或者因为同样关注

劳工议题而聚在同一个网络社群里。 

在大多数自组织里，青年之间的联系以日常话题聊天为主，但在一些劳工、社会事件

发生时，这些看似零散的自组织依然是青年联结的基础，例如孵化出关注某一具体劳

工事件的社群，并在此基础上去做相关的调研、写作与呼吁。 

与前几年类似，这些零散自组织中的青年较少直接参与到工人组织工作中。 

（二）劳工议题的传播实践：限制与转变 

近几年，劳工议题的传播空间不断被挤压，许多平台、账号被封禁或注销，如微信公

众号“服务业劳洞”（fuwulaodong）因为 2022 年 7 月初一篇针对上海泄露数据库中劳动

案件的分析文章，在时隔一个月后，于 8 月 8 日被整体屏蔽和封禁，账号消失。20 

由此出现的一个现象是：2022年出现的新平台和账号，更多以网站、newsletter或墙外

媒体的形式涌现出来，而且尝试以 “游击”、“占领其它平台与账号”的方式发布内容。它

们的内容与形式比较多元，有的致力于梳理一段时间内的劳工新闻，定期整理发布，

提高劳工议题的可见度；有的通过对劳工事件的深入分析，促进左翼思想的传播；有

 
18

 工劳小报，企业爆雷 员工牺牲，2022-11-10，https://newsletter2.laborinfocn.com/issue10/ 
19

  NGOCN，关于海外青年的参与及海外运动的可能，详见：声音：“白纸运动”对未来的社会抗争有何启发？，

2023-01-18，https://ngocn2.org/article/2023-01-18-White-Paper-Movement-tell-the-future-social-

resistance/ 
20

 服务业劳动观察， “服务业劳洞”微信公号被封公告 ，2022-08-09，https://serviceworkercn.com/wechat-

censored/ 

https://newsletter2.laborinfocn.com/issue10/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3-01-18-White-Paper-Movement-tell-the-future-social-resistance/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3-01-18-White-Paper-Movement-tell-the-future-social-resistance/
https://serviceworkercn.com/wechat-censored/
https://serviceworkercn.com/wechat-cens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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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公开信息入手，从数据角度提供分析；有的致力于对工人或职校生做权益科普；

有的聚焦于全球各地正在发生的社会行动。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平台和账号都较难与基层蓝领劳动者产生直接的联结。当然这

也是近些年来劳工议题传播的普遍情况：由于实践渠道受限，行动者对工人的想法和

行动知之甚少，传播所用的二手资料变多，工人直接的呈现和讲述变少。 

除了文字，播客、视频等形式也逐渐被纳入行动者们的工具库。 

2022 年，关注劳工议题的播客增加了若干个，但平台对播客内容的监管也变得日益严

苛（喜马拉雅等国内平台尤甚），节目被下架的情况并不鲜见，空间已不如播客在中

国刚兴起之时。但值得注意的是，播客并不是大多数工人们日常会使用的媒介，所以

它的对象主要还是关注劳工领域的学生、都市白领与行动者。 

视频领域，与 2021 年类似，在行业工人中，年轻的积极分子正自发利用新媒体为自身

权益发声21，涉及的行业也愈发多元，涵盖了工厂、煤矿、安保、外卖、家教、卡车、

货车、出租车、其它日结等。而且，从内容上看也非常丰富，除了呈现生活日常，这

些年轻的工人们也会在视频里讲述维权讨薪，揭露中介套路。相比于文字和播客，短

视频更加贴近工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在工人间的传播也较广。有工人表示自己会通

过看视频学习劳动法。 

（三）参与劳工 NGO 实践：年轻化和灵活化 

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劳工 NGO 被迫关停，2022 年，深圳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2

和佛山市顺德区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3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实际上，现仍存活的劳工

NGO 也长期被监控，在资金方面面临困境，在活动内容上则受到限制。 

这样的困境或许会持续存在，对于有志于从事劳工工作与行动的青年来说，进入 NGO

工作成为愈发有挑战的事情。但在 2022 年，依然有一些年轻人加入其中。他们之中，

有的人是从其它行业转到了劳工领域，有的是刚毕业后就来到劳工 NGO 工作，有的则

是以志愿者或实习生的方式参与进来。这些青年以大学生为主，但新的观察是，也有

不少职校学生参与到了 NGO 的实践中来，他们大多从网络中了解到左翼理论，或看过

工人相关调研报告，对劳工议题产生兴趣，并通过网友介绍，接触了劳工 NGO 的实践。

这些学生大多十分年轻，从十八九岁到二十出头。 

 
21

 详细参照《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1 年）》中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2022 年 3 月 
22

 深圳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砥砺关闭声明，2022-04-15 ，

https://mp.weixin.qq.com/s/9NNvobLfvytGkhzfVSnAWg 
23

 佛山市顺德区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致朋友们的一封信｜乐行停止运营公告 ，2022-04-30，

https://mp.weixin.qq.com/s/yIVovetkXLFutuKQiR-cyA 

https://mp.weixin.qq.com/s/9NNvobLfvytGkhzfVSnAWg
https://mp.weixin.qq.com/s/yIVovetkXLFutuKQiR-c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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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劳工 NGO 的传播影响力较为可观，它们在原有社区活动

的基础上，采取了剧场、展览等活动方式，并与在年轻人中有号召力的媒体或团体合

作，扩大了自身在都市青年群体里的影响。于是，有不少过往较少接触劳工议题的年

轻人参与进来，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如戏剧、策展、设计等，为这些活动提供协助。

这些参与看起来是一次性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年轻人通过切身参与，对劳工

议题产生了兴趣，或与 NGO 的工作人员、工人们产生了情感联结，在接下来持续参与

其它活动。这种参与方式是更加灵活的，也为后续行动创造条件，提供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艺术工作者的身影。过去一年，一些艺术工作者协助 NGO 策划展览

与剧场，建立了更多的联结。除此之外，他们也通过艺术介入的方式，参与到农村污

染、农村老人用药、工伤职业病等问题的解决中来。 

（四）封控与放开下的行动：自组织和社区工作 

封控几乎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对于手停口停的体力劳动者来说，封控意味着

迫切的生存困境。一些青年留意到了这种困境，并尝试做一些行动。例如，在 11 月的

广州，康乐村的工人们在隔离之后无法返回租住的城中村，许多人露宿街头，在这种

情况下，若干网络社群建立了起来，不少青年自发成为志愿者，一方面为工人们寻找

住宿、提供食物与衣服，另一方面通过文章、视频等方式呈现工人们目前遭遇的困难，

推动更多人关注。实际上，在 2020 年新冠刚爆发的那段时间，中国国内也涌现了不少

类似的自组织，这一形态的优势是灵活，但大多不具备可持续性，在事情解决或遭遇

卡壳后，往往就中止了。 

在社区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模式。2022 年 12 月，防疫政策放开以后，各地都迎

来了来势汹汹的感染潮，缺药的情况在工人群体中极为常见。在部分劳工 NGO 里，行

动者们尝试组织药物互助，相比于原来建立在各种文化、服务活动的联系，药物互助

为行动者和工人提供了更深的联结感。 

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关于青年面对的政治管控与压制，过往的报告中已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简

单来说： 

第一，在后佳士时代，对左翼社群的常态压制持续存在，大学的左翼社团经历了一轮

清洗之后，基本已经被解散注销，具左翼倾向的高中生社团也大多不再继续运作。24 

第二，在网络上活跃的工人议题传播实践持续遭遇不同形式的封杀，其中长期关注服

务业工人与行业动向的微信公众号“服务业劳洞”、致力于以左翼视角进行时政与社会

分析的公众号“恰帕斯东风电台”、聚焦全球各地社会行动的公众号“同时”，均在 2022

 
24

 详细参照《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1 年）》中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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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彻底删号注销，其它一些发布劳工相关议题的公众号也遭遇了不同程度、时长的

禁言，如“恰帕斯东风电钻”、“结绳志”等。 

第三，对劳工 NGO 的控制持续加码。政治上监控和打压，经济上制约筹款，双管齐下

的策略在过去一年得到延续。25位于深圳的流动人口与流动儿童 NGO “砥砺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2022.4.16公告关闭）26和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工伤NGO“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2022.4.30 公告关闭)27，在 2022 年被迫关闭。而其它仅存的与流动人口议题相关

的团体，在财务上的情况亦不容乐观，在活动内容上，也存在被监视和限制的风险。 

第四，针对工人领袖和民间行动者的政治打压从未停止。政府视工人议题为极度敏感

的政治议题，杜绝任何涉及工人权益的自组织和公民社会网络28，过去一年，部分青年

劳工行动者持续被监控，“喝茶”的风险持续存在，且有行动者被迫离开或转移关注的

领域与议题。在 11 月与 12 月针对“白纸运动”行动者的抓捕当中，也有人因为曾经或现

在的劳工行动者身份而被警方格外留意。 

政治氛围不断收紧，导致国内行动者之间联结的建立变得更加艰难，人人自危的氛围

也让行动的期限变得不可预期。对于那些经历了监控、传唤或抓捕的行动者来说，如

何面对这些经历，如何重建自身的生活与行动，是无法逃避的难题。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在日益逼仄的环境中，行动成为愈加奢侈的事情。对于青年劳工行动者来说，如何正

视并应对行动中的困难，可能是接下来的必修课。过往的报告已经指出了一些困难，

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此基础上，本报告做了一些更新。简单来说，行动者们可能要留

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危机及其应对 

政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肉眼可见的是，红线更日益逼近劳工行动者，且变得难

以捉摸。行动者们能做的是在技术上学习与做好准备，多了解相关的技术知识和应用。

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恐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量克服恐惧”可能是

一句空话，但也并非全然无能为力，例如，无论如何安顿好自己的饮食，寻找一些运

动或放松身心的爱好，最重要的是相信朋友并且和朋友保持联系。 

 
25

 详细参照《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1 年）》中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2022 年 3 月 
26

 深圳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砥砺关闭声明，2022-04-15 ，

https://mp.weixin.qq.com/s/9NNvobLfvytGkhzfVSnAWg  
27

 佛山市顺德区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致朋友们的一封信｜乐行停止运营公告 ，2022-04-30，

https://mp.weixin.qq.com/s/yIVovetkXLFutuKQiR-cyA  
28

 详细参照《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1 年）》中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2022 年 3 月 

https://mp.weixin.qq.com/s/9NNvobLfvytGkhzfVSnAWg
https://mp.weixin.qq.com/s/yIVovetkXLFutuKQiR-c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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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实行动，哪怕一点儿也好 

空间的紧缩，导致行动与工人真实境况日益脱节。过往报告也指出，从网络走向线下，

从理论走向实践，是重要的。29即便是一点点小的实践都是有价值的，或许从小的、灵

活的参与做起，行动者们能够慢慢建立起自己的行动逻辑和对劳工领域的认知。 

（三）在劳工 NGO，如何获取支持 

在劳工 NGO 的实践中，青年行动者往往面临两个困惑：最初抱着理想来到 NGO，却发

现做的事情都很细微，逐渐看不清所处的结构，在工作的时候容易产生周期性的困惑；

在社区，即便抱着做劳工的愿望，往往也只能从流动儿童与教育的角度切入，扩展社

群，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实际情况与设想之间的错位。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或许是新进入社区工作领域的青年普遍会面临的，也意味着有经

验的行动者曾有类似的困惑，如果更有经验的行动者能够给年轻人提供思想与行动策

略上的支持，困惑可能会少一点。另外一方面，社区里的行动者们也可跟其他形式介

入的行动者联系，彼此交换想法和困惑，从同龄人处获取灵感和支持。 

（四）培养新的青年行动者 

有过较多参与经验的行动者，大多已经成为政治管控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

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不论是考虑到劳工议题的重要性，还是行动的可持续性，培养新

的劳工行动者，对于未来工人运动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30 

（五）议题交叉与平台迁移 

当然，过去一年，也有一些好的变化：在劳工领域，越来越多的交叉议题涌现了出来，

诸如性/别、残障、地域（例如边缘地区）等议题，被一些行动者带进劳工行动中。过

去单一的阶级视角，导致女性劳动者、残障劳动者、边疆地区的劳动者等群体所面临

的困境与所蕴含的力量被湮没、忽视，而交叉议题的引入，让劳动者内部的差异性更

加可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2022 年涌现出了一些不依托微信的劳工议题账号。在国内信息

环境愈发恶劣的情况下，这或许是一个需要继续尝试也值得尝试的方向。  

 
29

 详细参照《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1 年）》中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2022 年 3 月 
30

 详细参照《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1 年）》中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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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青年女权行动者 

中国政府通过高度父权制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这一论断在 2022 年增添了许多论据。

在政治层面，2022 年 10 月中共二十大结束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确定将进入第三

个任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任何女性成员，打破 20 年来党内的不成文传统。

在公共事件层面，1 月的丰县铁链女事件31、6 月的唐山女性被陌生男性殴打事件32、8

月的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二审开庭33、10 月 Jingyao 诉刘强东性侵案开庭34等性别暴力事

件，仍旧在今年引发社会对女性人口贩卖、人身安全、性骚扰/性侵害等议题的广泛讨

论，但政府对公共讨论和行动者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措施。在日常生活层面，女性遭遇

的性别暴力仍旧普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公共空间安全、薪酬和就业差距、职场生育

歧视、家庭暴力、性骚扰/性侵害等，然而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不大。 

自 2020 年新冠大流行爆发起，中国政府借此危机，将隔离、封城等特殊的法外措施常

态化。2022 年 12 月 7 日，政府发布的“新十条”政策却宣告防疫政策一夜急转。这三年

间的疫情管控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政府的成果之一是对社会全方位管控的加强，

而防疫政策造成的诸多悲剧点燃了民众的怒火，最终在 2022 年 11 月爆发 1989 年以来

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白纸运动”35。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报告聚焦 2022 年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
36
的社会运动参与，对比

女权运动 2012年至 2022年十年间的变化，并从行动者的群体面貌、行动和组织模式、

政治管控和压制，以及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等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31

 简称“丰县案”：https://zh.m.wikipedia.org/zh-

hans/%E4%B8%B0%E5%8E%BF%E7%94%9F%E8%82%B2%E5%85%AB%E5%AD%A9%E5%A5%B3%E5%AD

%90%E4%BA%8B%E4%BB%B6 
32

 简称“唐山案”：https://zh.m.wikipedia.org/zh-

sg/%E5%94%90%E5%B1%B1%E7%83%A7%E7%83%A4%E5%BA%97%E6%89%93%E4%BA%BA%E4%BA%

8B%E4%BB%B6 
33

 简称“弦子案” ，纽约时报，“不可见的、缺席的”：中国女性对抗暴力与审查的困境，2022-09-06，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906/china-women-metoo/ 
34

 简称“Jingyao 案” ，BBC，刘强东明州案和解：一个争议性强奸指控的意外结局与四年缠斗，2022-10-03，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63113219 
35

 “白纸运动”，广义指中国一系列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狭义指自 2022 年 11 月 26 日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

白纸行动起，蔓延至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示威潮：

https://zh.m.wikipedia.org/zh/%E5%8F%8D%E5%B0%8D%E5%8B%95%E6%85%8B%E6%B8%85%E9%9B%

B6%E6%94%BF%E7%AD%96%E9%81%8B%E5%8B%95；白纸运动：https://baizhi.org/ 
36

 行动者：指发起行动、小组/组织，或在行动、小组/组织中积极参与介入的伙伴，暂不包括在网络上声援的支持

者。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4%B8%B0%E5%8E%BF%E7%94%9F%E8%82%B2%E5%85%AB%E5%AD%A9%E5%A5%B3%E5%AD%90%E4%BA%8B%E4%BB%B6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4%B8%B0%E5%8E%BF%E7%94%9F%E8%82%B2%E5%85%AB%E5%AD%A9%E5%A5%B3%E5%AD%90%E4%BA%8B%E4%BB%B6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4%B8%B0%E5%8E%BF%E7%94%9F%E8%82%B2%E5%85%AB%E5%AD%A9%E5%A5%B3%E5%AD%90%E4%BA%8B%E4%BB%B6
https://zh.m.wikipedia.org/zh-sg/%E5%94%90%E5%B1%B1%E7%83%A7%E7%83%A4%E5%BA%97%E6%89%93%E4%BA%BA%E4%BA%8B%E4%BB%B6
https://zh.m.wikipedia.org/zh-sg/%E5%94%90%E5%B1%B1%E7%83%A7%E7%83%A4%E5%BA%97%E6%89%93%E4%BA%BA%E4%BA%8B%E4%BB%B6
https://zh.m.wikipedia.org/zh-sg/%E5%94%90%E5%B1%B1%E7%83%A7%E7%83%A4%E5%BA%97%E6%89%93%E4%BA%BA%E4%BA%8B%E4%BB%B6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906/china-women-metoo/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63113219
https://zh.m.wikipedia.org/zh/%E5%8F%8D%E5%B0%8D%E5%8B%95%E6%85%8B%E6%B8%85%E9%9B%B6%E6%94%BF%E7%AD%96%E9%81%8B%E5%8B%95
https://zh.m.wikipedia.org/zh/%E5%8F%8D%E5%B0%8D%E5%8B%95%E6%85%8B%E6%B8%85%E9%9B%B6%E6%94%BF%E7%AD%96%E9%81%8B%E5%8B%95
https://baizh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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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自 2012 年起在社会运动中崭露头角。2012 年至 2022 年的十年间，

中国女权运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 2012 年至 2014 年的起步阶段，2015 年至

2017 年的发展阶段，2018 至 2019 年的兴起阶段和 2020 至 2022 年的探索阶段。相较

往年，2022 年青年女权行动者的群体面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 

在人数方面，女权行动者的人数从 2012 年的几十人增加至 2022 年的数千人。2012 至

2015 年间，全国范围内以“女权行动派”为代表的青年女权行动者仅有几十人。2018 年

#MeToo 运动在中国兴起，数百位青年女性投身其中，仅“万人致信母校呼吁建立反性

骚扰机制”37行动，就有超过 74 所高校、8000 多名毕业生或在校生联署呼吁建立反性骚

扰机制。2018 至 2022 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女权主义者”这一身份标签，通过对公众

事件的围观、参与和学习，女权主义者成长为行动者。2022 年，参与白纸运动等公共

事件的女权行动者数以千计。 

 

 
37

 端传媒，中国版 MeToo：性骚扰者被解雇後，她们想建立制度保护，2018-02-25，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226-mainland-me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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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2-2022年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人数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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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步阶段，新晋行动者38大多为 20 至 25 岁的青年女性。在这十年间，这一年龄段的

行动者占据很大比例。但在探索阶段，新晋行动者的年龄跨度变广，既有十几岁的未

成年人，也有三十几岁的青年。 

行动者的教育背景也有所变化。在起步阶段，新晋行动者的教育背景大多为高等教育39

及以上，如大学生、研究生等。在探索阶段，新晋行动者的教育背景为中等教育及以

上，从高中生至博士均有涉及。 

在起步和发展阶段，中国女权运动的主要场域在国内，行动者及其关注的公共事件、

发起的活动均在国内；在兴起和探索阶段，运动场域扩展到海外。2022 年，美国、加

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家均出现中国女权行动者和社群。海外行动者就多起公共事件

发起支持行动，在信息传播、公众教育、政策倡导等方面和国内行动者相互呼应。

Jingyao 案中，国内外的行动者对发生在国外、却和中国女性息息相关的性别暴力事件

进行声援，展开跨国协作的实践。 

在起步阶段，行动者发起的行动主要发生在国内一线、新一线城市
40
，如 2012 年的“占

领男厕运动”41在北京、广州、西安、南京等城市展开。在发展阶段，政府加剧对公民

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女权行动者的打压。尽管如此，一线城市尚有开展行动、发展社

群的基础，行动者往一线城市聚集。在兴起阶段，行动者重新活跃在新一线城市，原

因包括资深行动者因政府打压移居新一线城市，新晋行动者的公共参与等。在探索阶

段，女权议题的公共讨论激活了二线、三线城市的行动者。 

2022 年，中国女权行动者仍旧以女性为主，但亦有越来越多男性、非二元性别伙伴加

入女权运动。在丰县案中，不同性别的行动者均发起、参与了声援活动。 

 
38

 新晋行动者：成为女权行动者未满一年，未主动发起活动、以参与为主。 

  资深行动者：成为女权行动者超过一年，且主动发起行动、小组/组织。 
39

 中等教育、高等教育：https://zh.m.wikipedia.org/zh-

hans/%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9%A

B%98%E7%AD%89%E6%95%99%E8%82%B2 
40

 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F%8E%E5%B8%82%E6%96%B0%E5%88%

86%E7%BA%A7%E5%90%8D%E5%8D%95/12702007 
41

  占领男厕所运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0%E9%A2%86%E7%94%B7%E5%8E%95%E8%BF%90%E5%8A%

A8/1543825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9%AB%98%E7%AD%89%E6%95%99%E8%82%B2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9%AB%98%E7%AD%89%E6%95%99%E8%82%B2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9%AB%98%E7%AD%89%E6%95%99%E8%82%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F%8E%E5%B8%82%E6%96%B0%E5%88%86%E7%BA%A7%E5%90%8D%E5%8D%95/127020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F%8E%E5%B8%82%E6%96%B0%E5%88%86%E7%BA%A7%E5%90%8D%E5%8D%95/127020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0%E9%A2%86%E7%94%B7%E5%8E%95%E8%BF%90%E5%8A%A8/15438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0%E9%A2%86%E7%94%B7%E5%8E%95%E8%BF%90%E5%8A%A8/154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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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2-2022年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群体面貌 

 
起步阶段 

2012-2014 年 

发展阶段 

2015-2017 年 

兴起阶段 

2018-2019 年 

探索阶段 

2020-2022 年 

出生

年份 

新晋行动者 1985-1995 年为主 1990-1997 年为主 1990-2000 年为主 1985-2004 年为主 

资深行动者 —— 1985-1995 年为主 1985-1997 年为主 1985-2000 年为主 

教育 高等教育及以上 高等教育及以上 中等教育及以上 中等教育及以上 

地区 国内 国内 国内、国际 国内、国际 

国内城市 一线、新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为主 
一线、新一线城市

为主 

一线、新一线、二

线、三线城市 

 

虽然每位行动者的成长路径并不相同，但参与行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类： 

1. 线上讨论，如在微博、豆瓣等公开社交平台和微信群、微博群等非公开社交圈，

参与性别话题讨论。 

2. 参与各类活动、会议，如参加女权、LGBTQ、酷儿小组/组织开展的活动。 

3. 主动发起各类活动，或创建小组/组织，如举办读书、观影、艺术工作坊，发行

宣传册等。 

4. 参与个案服务，如为性别暴力当事人提供支持。 

5. 发起或参与指向结构性问题、更具有对抗性的行动，如游行示威等。 

6. 从事全职、兼职或无偿的女权公益工作。 

2012 至 2022 年的十年间，女权议题在社会层面引发的讨论和效应逐年扩大，女权行动

者也越来越多。行动者的参与方式和往年相似，但在年龄区间、教育背景、行动场域、

活动城市等方面，行动者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貌。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2022 年，引发女权行动者广泛行动的事件主要有三类——性别暴力事件、Metoo 案件

和社会抗议事件。 

(一) 性别暴力事件 

近年来，每年都有性别暴力事件引发舆论、行动者进行声援，促使政府介入处理。今

年的代表性事件为 1 月的丰县案和 6 月的唐山案。以丰县案为例，从 1 月到 3 月，国

内外的女权行动者通过联署、上街声援、艺术创作等行动持续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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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etoo 案件 

今年的代表性事件为弦子案二审开庭和 Jingyao 案开庭。在开庭前后，行动者声援的方

式包括在网络上建立女权论述，争取当地不同群体的支持，组织线下活动等。但这两

起是自 2018 年起就备受关注的案件，开庭开放了行动窗口。今年有多起性侵事件进入

公众视野，如深圳基金公司法人孙某某被实名举报性侵42、中山大学法学教授被控性侵

等，这些事件很快平息，行动者大多在线上支持。 

(三) 社会抗议事件 

今年的代表性事件包括多地民众对疫情管控的抗议、10 月 13 日的北京四通桥抗议事

件、白纸运动等。许多事件的集体行动中，均存在女权行动者的身影。 

在性别暴力事件和 MeToo 案件中，女权行动者往往是核心的组织者、参与者；在社会

抗议事件中，女权行动者响应、发起行动，和其他群体相互呼应。 

中国女权运动的组织模式可以分成公共传播、社群建设、个案服务和组织动员四类。 

(一)公共传播 

女权运动的公共传播主要依托微博、微信、豆瓣等社交平台，但也遭遇这些平台的审

查。有行动倾向的组织或个人账号被打压，如被平台禁言、删号等。此外，行动者还

要直面政府的污名。4 月 12 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官方微博账号@共

青团中央发文称，“极端女权越来越猖獗”，并呼吁大众抵制“激进女权主义者”43。行动

者努力寻找方式突破审查，如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分散传播、使用境外社交平台等。 

(二)社群建设 

2022 年，行动者通过线上和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来组织社群。在线上，行动者通过

文章、音频、视频等形式分享经验和知识；在线下，行动者通过举办讲座、演出、艺

术创作等多样化的活动联结社群。政府的打压给行动者带来不安全感。在今年，社群

活动的规模变小，女权主义者倾向于建立更加紧密的私人联系。 

(三)个案服务 

在今年，有更多的行动者成为支持者，为遭受性别暴力或国家暴力的当事人提供个案

服务。针对性别暴力受害者，行动者提供的支持包括情绪纾解、证据固定、陪同报警

 
42

 中国数字时代，王钰丹举报性侵，警察：“现在纠结这个东西还有意义吗？”，2022-06-13，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3038.html 
43

 微博@共青团中央《声音：#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https://weibo.com/3937348351/Lo9zyhPn5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3038.html
https://weibo.com/3937348351/Lo9zyhP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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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针对国家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庭，行动者提供的支持包括声援当事人、联系律师、

和家人沟通等。 

(四) 组织动员 

行动者的组织动员呈现持续性、偶发性的特点。行动者持续多年跟进就业性别歧视、

家暴、性骚扰/性侵害等议题，并在公众教育、政策倡导等层面动员公众参与，如 2022

年呼吁公众提交意见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44等。围绕丰县、四通桥、乌鲁木齐

大火等偶发性事件，行动者亦响应、行动。 

2022 年，女权运动呈现出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等特点，难以产生集体行动议程、倡导

目标和共识性策略。这并未降低行动者的参与度，女权行动者积极响应各类公共事件，

和其他群体一同搭建跨越单一议题的社会运动网络。这是被政府打压的结果，也是时

代背景下的适应性形态。 

三、政治管控和压制 

2022 年，中国社会运动的焦点从女权运动转向泛民主运动。以四通桥事件和白纸运动

为例，民众用前所未有的行动来抗议疫情管控政策和专制统治。对政府来说，这是威

胁到政府和最高领导人统治的信号，其必将展开反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报告将从

线上和线下、常规状态和特殊状态等层面，分析政府对行动者的打压策略和具体措施。 

2015至2022年，政府在线上打压行动者的三个关键词是审查、网暴和污名。2015年，

5 名青年女权行动者因筹划一场反公交性骚扰倡导活动被捕，并被刑事拘留 37 天45，这

是国家公开将女权运动敌对化的起点。此后，女权运动越来越频繁地遭遇平台审查，

如限流、删帖、禁言、删号等。2017 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女

权组织和行动者的合法性被剥夺。2021 年之前，政府采取间接打压策略，放任反女权

者、民族主义者使用下流语言、威胁、暴露隐私等方式对行动者实施网络暴力。2021

年后，政府进一步收紧女权运动的网络空间。2021 年，由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报

发文称，要警惕女权主义被利用“成为推行意识形态的工具”46。2022 年，共青团等官方

账号直接批评“极端女权是网络毒瘤”。 

在线下，政府长期监控个别行动者，通过打电话、上门、在派出所见面等方式跟进行

动者近况，实施威胁。在三八妇女节、两会、二十大等特殊时期，地方警方约谈行动

者，要求承诺不公开发言、不举办活动等。在非特殊时期，行动者举办的活动仍面临

 
44

 GLE 性法平，最后两天|| 提交意见！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2022-05-17，

https://mp.weixin.qq.com/s/fBw-KzMHvPMXFI-MCOs3CA 
45

 纽约时报，被中国关押的女权五女：她们是谁？，2015-04-06，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406/c06womenprofiles/ 
46

 中国妇女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逻辑必然，2021-05-18，

https://www.women.org.cn/art/2021/5/18/art_25_1662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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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在活动开始前叫停，在活动中被监视和阻挠，在活动后警告组织者和参与者。

政府还将管控任务委托给学校、公司等单位，或家人、房东等个人，以此向行动者施

压。有的行动者面临被学校退学、被公司辞退的风险，有人被家人阻挠，或被房东逼

迁。此外，政府以疫情防控为由限制行动者的行动，例如：在白纸运动中，警方以疫

情不许聚集为由驱散人群；异议者在二十大期间不被允许前往北京。 

以上均为政府管控行动者的常规操作。在特殊状态下，政府会升级打压措施，对行动

者采取监视居住、传唤、遣返、拘留、逮捕、判刑等处罚。在丰县案中，行动者前往

事发地声援，却被政府拘留、遣返，在线上发声的行动者亦被当地警方约谈。其中最

受关注的是，行动者乌衣于 3 月被警方带走，失联至今47。10 月，有行动者因响应四通

桥事件被捕，羁押时间超过 3 个月。11 月至 12 月，参与白纸运动的行动者陆续被捕。

12 月 4 至 5 日，广州有数十名行动者被带走，大部分扣留 1 天后获释，点心48、陈大栗
49和王晓宇等人在拘留近 30 天后得以取保候审50。202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 月 15

日，据不完全统计，北京超过 20 人被拘捕51。被捕的行动者中，有人在拘留 24 小时后

被放出，有人被取保候审，有人被行政拘留，有人的拘留通知书上涉嫌罪名处空白，

有人被捕时未被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有人被控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罪52。 

政府对民主运动的打压策略是允许小范围的异见存在，严厉打压大规模抗议；大规模

抗议发生后，政府逮捕少数行动者、组织者，恐吓、威胁大多数行动者；为了削弱运

动，政府会第一时间平息事端，但会在事后捉捕行动者；政府的打压手段不断升级，

并逐渐被常规化。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政府清算是女权行动者面临的最大困境。从人数上看，政府抓捕的行动者较往年更多。

从地域范围来看，政府清算涉及的城市更广，一线城市至二、三线城市均有涉及。惩

罚力度也有所升级，有更多人被控刑事罪名。往年，政府抓捕的大多为资深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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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数字时代，【网络民议】#释放乌衣#，2022-07-03，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77917.html 
48

 中央广播电台，白纸革命／港媒：广州拘 3 人  有人被控寻衅滋事，2022-12-14，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53425 
49

 自由亚洲电台，抗议“清零”防疫遭广州警方拘留 陈大栗获释后疑再被捕，2022-12-19，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5-12192022123240.html 
50

 NGOCN，快讯｜广州多名参与白纸运动青年获取保候审，北京和上海至少 13 人仍被拘留，2023-01-04，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3-01-04-Express-Guangzhou-Beijing-Shanghai-Youth/ 
51

 北京亮马桥事件不完全失联名单：

https://twitter.com/mamaidonowrong/status/1614145125814525952?s=20&t=YnWkSA04g6yLYPC3oDcR

BQ 
52

 NGOCN，被捕者：那些青年，2022-12-29，https://ngocn2.org/article/2022-12-19-white-paper-

movement-arrested-those-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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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黄雪琴、李翘楚等；而今年有许多新晋行动者被捕，其中不乏在校大学生或刚刚参

与公民运动的人们。2022 年，女权行动者最后的行动是声援被捕的行动者。在政府高

压下，此工作亦面临巨大的风险，例如有行动者因发布声援信息被警方跨省带走53。 

第二个困境是社会运动经验难以保留、传递，这增加了行动者的风险。以白纸运动为

例，许多行动者是第一次参与抗议活动。在行动前，行动者没有安全行动计划和风险

评估；在行动过程中，难以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信息安全；在行动结束后，没有

准备应对警方的措施。 

泛民主运动的优势是激活更多群体参与其中，挑战则是参与者普遍缺乏对社会运动的

了解。在个案倡导中，政府仅处理单一案件，行动者数次倡导也难以推进结构性变化。

大规模抗议过程中，行动者内部产生诸多争议，如诉求难以统一、现场出现厌女现象

等。大规模抗议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的反击、集体行动的停止、公众关注减弱，

更关键的是行动者被严厉打压。一些行动者因此得出了运动“失败”的结论。 

为了突破审查，行动者更加频繁地使用境外社交媒体，但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

行动者通过 Telegram 传播信息，但这个软件已被中国政府关注。指控行动者时，警方

采用 Telegram 的聊天截图作为证据。有 Twitter 账号记录行动过程、声援被捕者，但针

对中文用户的垃圾贴将这些信息淹没。没有明确证据，但一些监督互联网的团体曾暗

示，政府是这些垃圾贴的幕后黑手54。 

行动者面临的个体困境包括：缺少有效、安全的渠道，难以找到行动参与的信息；公

益机构被关停，经验交流的机会减少；不安全感增加，难以找到信赖的社群；个人的

贫困，无法持续开展活动等。 

一直以来，中国女权运动回避和政府直接对抗。在白纸运动中，社会运动出现和政府

直接对抗的趋势。中国的社会运动面临着政府的高压威胁，却近乎没有资源供给，没

有组织、人力的支撑，缺乏支持性网络。社会运动的能量因愤怒和热情迅速聚集，然

后快速流失，行动者被动退出或主动离去，都是运动的极大损失。 

女权运动面临着重重困境，在激荡的社会背景下，行动者在探索更多出路。公众曾一

度认为在威权政府的管控下，中国不会出现抗争；在政府大力推行爱国教育的背景下，

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不会成为主要行动者——白纸运动打破了这些想象，示威潮遍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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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剑虹，202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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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与海外多个地区/国家，至少有 207 所高等院校学生先后响应，涵盖的议题也更多

元和激进55。这提醒人们不低估行动者，对运动抱有希望。 

今年，女权行动者在积极调整以适应新的运动形态，在国内外不同的社交平台，通过

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继续公共传播；既争取结构性问题的改善，也关心女性

遭遇就业歧视、性骚扰、家暴等具体问题的解决；在线上、线下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

联结青年行动者、劳工、LGBT、残障等不同的群体；跨越场域，促进跨国社区的建立；

将女权议题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结合，以进一步推进民主运动。 

2022 年，尽管政府通过高度父权制加强政治管控，但中国社会运动前所未有地席卷了

社会的更多层面。行动者期待行动能立即带来改变，但社会运动是个持续的过程，运

动的高峰让人振奋，但在低谷时做好准备也同样重要。白纸运动或许是社会运动新的

起点，但更困难的是如何建立新的局面。这场运动的走向难以预判，但女权行动者必

将像过去十年一样，做出承诺，身在其中，坚持行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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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LGBT行动者 

2022 年，疫情封控政策尤为严厉，使得青年行动者难以开展线下活动，社群支持与服

务、教育与倡导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而官方对 LGBT 议题和运动的打压也愈加强烈，

例如高校的社团持续被约谈和注销、行动者直接遭受维稳人员的威胁、线上平台遭到

封号。在如此背景之下，2022年参与 LGBT 行动的青年们可谓步履维艰。 

基于此，本研究将分析在 2022 年仍参与 LGBT 公益的青年行动者们的群体面貌、行动

和组织模式，以及目前面临的压力和未来努力的方向。本研究采取线上语音电话的方

式，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进行调查。研究共访谈了 21 人，受访者包括高校社团负责人与

核心成员、个人行动者，以及 NGO 与小组的工作人员（包括负责人、全职或兼职员工、

核心成员、志愿者、实习生）。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囿于笔者个人运动经验与访谈

对象数量所限，故无法全面反映 2022 年 LGBT 公益青年行动者现状，但本研究力求真

实与客观。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一）行动者背景 

在 2022 年仍参与 LGBT 公益的青年行动者，在家庭和阶级的背景上，多数来自于城市

中产家庭，少数来自城镇和农村的普通工薪和贫困家庭；在教育程度的背景上，这些

青年行动者多数为大学本科学历，少数为硕士和高中学历；在职业和行动者角色的背

景上，有些青年行动者是 LGBT 小组或 NGO 的全职或兼职员工、志愿者与实习生，有些

是高校 LGBT 社团的负责人、核心成员与志愿者，还有个人倡导者。这些青年行动者多

在一线和二线城市开展行动。 

（二）启蒙与参与 

这些青年行动者对身份的探索、关注性/别公益，大多始于中小学时代，部分人是基于

自己直接的生活经验，例如 LGBT 的身份，或是遭受校园性别暴力，也有人是从一些文

化作品中受到启蒙，例如阅读耽美文学作品、性与性别著作，以及观看 LGBT影视。 

在上大学期间，有些青年行动者加入或创建了高校 LGBT 社团，开展相关活动，在毕业

后则继续深入 LGBT 公益，慢慢成为了 NGO 或小组的志愿者、核心成员、全职或兼职员

工；有些青年行动者参与了高校所在城市的 NGO 或小组的活动或培训后，成为了志愿

者，在毕业后则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加入，或是自己创建小组开展活动。 

可见青年行动者们在参与活动和培训、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得以逐步成长。 

二、行动与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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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行动现状 

2022年，青年行动者在以下方面开展了行动。 

1.社群支持与服务 

（1）社群活动 

各地青年行动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活动形式包括观影会、

读书会、讲座、沙龙、分享会、聊天会、桌游、户外活动、征稿活动、朗读会、网络

直播活动、脱口秀、party、听歌会等形式。 

2022年的社群活动主要受到疫情封控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政府对 LGBT议题的打压

影响。具体影响有三：首先，因 2022 年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在北京和上海的青年行

动者，几乎未能办任何线下活动，其他城市（如西安、武汉、广州、沈阳）的青年行

动者在本地疫情封控期间也未能办线下活动；其二，青年行动者们无法开展 60 人以上

的大型活动，只能开展 30 人以内的小规模活动（2022 年多数社群活动人数规模为 8-

20 人）；其三，青年行动者们在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的背景下，逐渐开发丰富多样的

线上活动，如线上观影会、读书会、分享会、聊天会、听歌会等，其中线上读书会因

其不受疫情封控影响、易于组织、成本低廉、敏感度低而受各地青年行动者青睐。 

（2）同志热线 

同志热线主要由在 LGBT 公益组织的青年行动者开展，是服务面向性少数社群的咨询服

务，咨询内容包括有出柜问题、自我认同、亲密关系、反暴力，和同伴健康辅导以及

资源转介等。热线在每周固定时间接受咨询，方式分别有电话咨询和微信咨询。 

（3）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服务主要由在 LGBT 公益组织的青年行动者面向性少数社群提供服务，服务范

围包括个人成长与探索、自我认同、出柜问题、亲子关系、家庭暴力、校园欺凌、人

际关系、同志社交、恋爱情感、亲密关系，家庭婚姻、情绪压力、学业职场、择业规

划、性心理、艾滋和恐艾问题、创伤修复等。关于服务方式，提供线下以及线上的一

对一咨询；关于服务费用，有些 NGO可提供几次免费咨询，有些 NGO则需要付费咨询；

关于服务提供者，既有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也有受过助人能力训练的朋

辈志愿者。 

（4）个案干预与救助 

各地青年行动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家庭暴力、亲密关系暴力、校园

性别暴力、扭转治疗等方面开展了干预和救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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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跨性别行动者较为活跃，他们通过志愿者网络在各社交平台上收集各种社群自

杀与自伤的信息，而后通过联系其父母或直接报警的方式进行干预。在反家庭暴力和

反扭转治疗方面，因疫情封控原因，行动者往往无法线下行动，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

进行干预，这给行动者们带来了许多困难。 

某跨性别公益网络的行动者 H 谈到，仅仅通过微信或电话的线上方式与跨性别者的家

长交谈时，家长会怀疑志愿者的身份和意图，难以进行直接、真诚和有效的沟通，无

法线下活动也是导致 2022 年成功干预和救助的案例很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受政

府对 LGBT议题的打压影响，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对涉及 LGBT的内容会进行严格审查，

甚至存在禁令，这导致行动者无法像过去的晓迪案与可橙案一样，可借助媒体的力量

对施暴方进行施压。 

2.教育与培训 

NGO 或小组的青年行动者都有面向 LGBT 社群和公众开展教育与培训。面向社群开展的

教育与培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面向 LGBT 社群开展多元性别意识工作坊，提高社群

的意识；二是专门面向志愿者开展意识提升与能力建设工作坊，提高志愿者参与 LGBT

公益的各项技能与能力。面向公众开展的教育培训亦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向公众宣

传与科普 LGBT 相关资讯与知识，促进公众对 LGBT 的认识与包容；二是专门针对中小

学教师、心理咨询师、社工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开展 LGBT 友善服务的培训，挖掘与培

养 LGBT友善服务者。2022年，因疫情封控政策的影响，针对社群和志愿者的培训较往

年相比少了许多；同时，在政府对 LGBT 议题打压的叠加影响下，针对律师和法学生的

培训未能举办。 

3.法律服务与倡导 

法律服务与倡导主要由法学生和青年律师开展。 

法律服务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为 LGBT 社群在家庭暴力、亲密关系暴力、伴侣权益、

财产纠纷、校园性别暴力、就业歧视、网络暴力、跨性别者修改学历学位证书等方面

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其二，围绕伴侣权益、同居财产问题、生育抚养问题、平等就

业权、平等受教育权等方面，通过讲座与分享会的形式向社群普法；其三，在网络上

向社群提供法律与政策信息，如在百度百科词条中增加了中国性少数权益相关法律政

策词条，具体内容包括“中国性少数群体相关法律政策”、“联合国人权机制中的性

少数群体相关规定”、“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平等就业权”、“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婚姻

家庭权益”、“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受教育权”、“中国性少数群体的身心健康”、

“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媒介呈现”、“中国性少数群体的生育和收养权益”，和“中国

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九个词条。 

法律倡导亦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参与法律与政策的修改。2022 年青年行动者主要

参与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 年版）》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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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其中《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 年版）》的倡导是一大亮点。某跨

性别小组的负责人表示：新版规范能够为跨性别者节省费用，包括公证费、心理和精

神治疗费以及非必要的手术费；新版规范使用了“性别不一致”这一名称从而不将跨

性别视为精神疾病，并减少跨性别者接受无效且有害的扭转治疗；新版规范让年满 18

岁但不满 20 岁的跨儿有权利接受手术；新版规范让跨性别者完成生殖器及性腺切除后

即可更改法律性别。其二，通过影响性诉讼为 LGBT群体争取平等权利。2022年的诉讼

有南航空少就业歧视案（一审败诉）、广州长隆动物园情侣票案（二审败诉）与跨性

别就业歧视案（正在进行但尚未公开），由于胜诉率低、耗时漫长、维权成本高等原

因，再加上近两年法院对影响性诉讼采取拖字诀、刻意迟迟不给予裁判结果的影响，

导致 2022 年的诉讼很少。其三，青年法律行动者对新出台或修订的法律政策进行了剖

析，分析其对 LGBT 群体的群体权益的影响，如民法典时代多元性别群体权益研究报告。 

青年行动者也会与其他议题或领域的伙伴进行跨议题跨领域的合作，2022 年主要与反

家暴、残障领域的伙伴进行了合作，但合作较少。2022 年，官方对议题的串联更为敏

感与谨慎。如某小组负责人 W 被怀疑参与“丰县铁链女”事件发声后，被约谈以及被

要求退离小组。此外，另有两位 NGO 的青年行动者因举办“铁链女”的观影活动与艺

术展，而被官方审查与停止活动。 

（二）2022 年行动传播方式 

行动者传播方式基本借助于互联网，以社交平台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微

信视频）为主要宣传渠道，同时以微博、小红书、豆瓣、YouTube、LGBT交友软件为辅

助宣传渠道。 

2022年政府对微信公众号的审核升级，进一步加重了对 LGBT相关内容推文的审核力度。

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进行科普和宣传 LGBT 资讯的个人倡导者 Q 表示：推文出现政治与

政策相关内容时，审核时间由以前的一小时到现在的十个多小时；另外，有些推文在

未发出前，便在草稿箱内被判定违规。 

此外，加上频繁的删帖与封号，使得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名存实亡。比如某 LGBT 机构被

官方明确要求不准在公众号上发任何与 LGBT 相关内容的推文，以致该机构的很多活动

不再用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而是用创建活动链接或是直接用文字在微信群、朋友圈

中进行小范围宣传，这极大地限制了 LGBT活动与资讯的传播。 

（三）组织模式 

LGBT 小组与 NGO 的青年行动者通常以线上的方式招募志愿者或实习生，通过同伴支持、

团建与能力提升培训的方式维系志愿者，而后对志愿者进行赋能和培训，以培养发展

成全职或兼职的工作者与核心成员。在高校社团中的青年行动者通常也是通过线上方

式招募成员，以开展活动、团建、同辈陪伴与支持维系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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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一）高校中的青年行动者面临的政治管控与压制 

2021年，反同势力在微博上举报高校 LGBT社团，并列出了一份名单，很多高校青年行

动者遭学校管理人员约谈，社团微信公众号被炸号、被迫停止活动或直接解散社团。

这一现状在 2022 年持续，“幸存”的高校社团也被约谈，甚至被迫解散或迫注销官方

社团注册身份。 

有些高校青年行动者更是直接面对官方维稳人员的压力，如某高校青年行动者 W，因参

与当地性/别小组的工作，维稳人员以此警告其父母，其父母则对 W 施压，要求 Ta 不

要再参与活动，甚至断绝了对 W的经济支持，W因此不得不靠校外兼职工作以维持生活，

在放假期间也不敢回家。另外一位高校青年行动者 J 因为进行线上倡导活动，维稳人

员电话联系其高校领导施压，导致其学院党委书记多次约谈 J，要求 J删帖，还以其他

名义对其进行处分。 

此外，由于 2022 年疫情反复发作，高校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封校政策。高校青年行动者

几乎完全无法办线下活动，加上官方的打压，使得行动者之间难以见面和建立关系，

这些原本依靠倡导热情与信念支撑的青年行动者们，在失去了联系与支持后变得消沉、

感到疲惫、士气低落，导致人员的流失。再加上高校 LGBT 社团中老社员毕业与招新的

困难，组织难以持续。在 2022年仍活跃的高校青年行动者已所剩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高校 LGBT 社团的行动者认识到高校社团身份所带来的问题与局限

性，正在尝试或已完成去高校化，转型为草根小组或 NGO 组织模式，转型后的组织招

新和活动范围不再受高校限制，也不再受高校管理与审查，但与此同时，存在被官方

维稳人员直接施压的风险。 

（二）LGBT 小组与 NGO 中的青年行动者面临的政治管控与压制 

在 2022 年，有 LGBT 小组和 NGO 遭到突击检查，而组织中的行动者则频繁被其所在地

的维稳人员约谈问话，其中部分青年行动者遭到了恐吓和威胁，以及写保证书，甚至

遭到行政拘留，也有行动者被要求删帖和禁止办活动，甚至停止工作。这不仅让青年

行动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更导致行动难以持续。 

一些行动者表示，官方的底线越来越低，感觉什么都做不了，感到非常心累与无力。

维稳人员的施压措施还影响到了行动者的正常生活与工作。如某青年行动者 F 在搬到

南方一城市后，便被警察约谈，要求其写保证书，保证不办任何活动、不跟其他行动

者见面；此后，因 F 在跨性别纪念日开展线下活动，在活动当天，被叫去派出所问话，

并被警告不准再办线下活动、停止其公众号的运营；但 F 在数月后再次开展线下活动，

是次，F被警察羁留了 24小时，维稳人员还直接到 F的单位，强迫其单位领导解雇 F；

最后，F被迫搬离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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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面临维稳人员的压力外，青年行动者还面临官方部门的压力，如网信办、民政局

与文化局。如青年行动者 S 所在的小组因未能通过民政注册，导致民政局要求其删除

活动宣传文，不准其在公众号上通过月捐的方式募款。 

四、行动者的困境与出路 

LGBT青年行动者在 2022年面临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困境。在外部环境方面，由于官方对

LGBT 议题的不断缩紧与强化打压，行动者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官方管控压力。在内部发

展上，资金短缺与人员流失的困境一如既往存在。 

在疫情封控政策放开的 2023 年，与 2022 年相比，或许将会有一定的行动空间。青年

行动者们需要进行自我照顾与策略调整，继续坚持在行动一线；而在外部的支持上，

相关支持方可给予青年行动者们资源的支持和帮助，助其度过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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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青年环保行动者 

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民间环保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二十一世纪初，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牺牲环境换取资本的发展方式造成国土范围内大面积污染，并因此

影响民众健康。严峻的环境危机催生了民间行动，民众、NGO、记者与官员开始密切

互动，官方治理与民众运动的力量此消彼长。随着中国政府保护环境的政治意愿不断

加强，同时又通过收编、打压、限制等手段收紧公民社会后，异议型的环保 NGO 现在

已经凤毛麟角，大部分民间环保团体逐渐转为以倡导性、服务性功能为主的形态，回

应政府制定的主流环保话语框架。 

2022 年，伴随着高温热浪、局部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出现，公众对于环境与气候紧

急状态的感知进一步提升。虽然环保话题在公共空间的可见度提升了，生态文明、气

候变化等词也不断被官方提及，但除却与政府形成伙伴关系的环保团体与个人，民间

环保行动者并没有走出势单力薄的局面。由于疫情防控政策所带来的出行不便，以及

政府言论管控的加强，媒体与网络空间在“清零政策”、二十大等社会政治背景下不

断出现噤声现象，民间环保行动也受到了直接影响。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本章所讨论的青年行动者包括加入公民环保组织、社会小组的行动者和在高校发起环

保活动的行动者。行动者的家庭和地域背景多元，多数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

在大学期间接触环保社团或本地环保 NGO 而获得知识启蒙，此后以全职 NGO 工作者、

自由职业者、兼职或志愿者身份参与环保运动，其中主要涉猎的方向有污染防治、生

态保育、减排等等，他们也推动这些议题进入主流议程、公众视野或政策框架。 

自上世纪 80、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重开发而轻保育的发展模式，没能

兼顾环境，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奇迹在进入千禧年之后逐渐呈现不可持续之势，

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恶性现象不断在各地发生。2010 年，中国官方公布第一份全国污

染源普查，从政府层面确认了环境高污染和高风险的事实。2011 年， 华北地区严重的

空气污染激发了雾霾大讨论，在电子设备上查阅空气质量成为许多市民的日常56。许多

青年行动者正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感知到身边乡野环境的恶化，并基于自身的实际体

验，而有了深入理解环境问题和展开行动的想法。 

另一方面，公众环境教育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除了环境文学、纪录片、新闻报道

带来的感召力，环保组织发起的公众项目也带来了生态启蒙的风潮。例如，多家环保

组织曾联合发起虚拟社区环保大学“自然大学”（已中断），培养了许多目前仍活跃

在一线的青年行动者；自然之友发起的高校环保社团联盟“青萤计划”（已中断）为

 
56

 中外对话，先抑后扬：中国环保十年历程回眸，2019-12-30， https://chinadialogue.net/zh/3/44323/ 

https://chinadialogue.net/zh/3/4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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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环保社团成员搭建起了交流和组织网络；全国大学生绿色营聚集起了关注环保生

态和自然议题的学生群体等。 

此外，以邻避运动为代表的草根抗争行动57可以说是环境社会力的先锋，2010 年前后在

中国多地出现群体性抗争事件，推动公众与媒体反思污染、发展和环境权的问题。在

不断收紧的政治空间下，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相较于其他议题的可见度更高，而且很

多时候以利益相关方的平民为行动主体58，面对环境恶性事件，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发或

半自发的受害者共同体，团结起来争取安全与健康的保障。 

虽然这类行动仍主要是零星而分散的状态，不一定连续，且因为舆论管控、媒体噤声

等原因，难以集结形成持续性的运动力量，但民众为了自身健康而针对某个具体环境

风险发起的抗争行动在各地至今仍然不断出现。环境运动蕴含着民主实践可能——启

蒙民众参与政治、表达诉求并争取权利——也吸引了许多有公民社会意识的青年行动

者。 

当前，行动者来源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一些在高校教育中接受了环境、发展、可持续

等相关理论教育的青年也开始尝试借助国内外的思想资源开展行动，通过自主思考、

共读和共学，为环保展开社会想象，反省当下的消费和社会制度模式。许多人以环保

志愿者的形式参与到环保组织或志愿者小组中，他们更通过调研、科普文章撰写、艺

术创作、监测和举报等方式传播议题，活跃于网络。 

总的来说，环境议题本身的多面向、复杂性和讨论空间可以容纳更多领域的联合行动，

这一特点也感召了一些有志于社会进步的青年行动者。 

二、行动现状与背景 

前述讲到，中国民间环保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在目前的阶段中，官方话

语更为强势，而民间行动则面临诸多难题。实际上，随着政治空间收紧、资金管控加

强、舆论环境恶化，民间环保组织面对的是愈加复杂的制度环境和筹资形势，被迫在

不确定中寻求转型、适应和继续行动的突破口。 

伴随着 2010 年以來市场经济和政府治理的发展和转型，生态环境议题日益受到官方重

视。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两山理论”也被

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59。制度建设为环境行动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但这一情况的侧面

是，官方的单一诠释已经成为环境问题的主导叙事，处在社会不同位置的草根民众和

NGO 则较难在公众媒体上获得独立表达，更难以通过这种渠道来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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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对话，环境维权引发中国动荡，2013-01-02， https://chinadialogue.net/zh/2/41698/ 
58

 中外对话，中国街头抗争型环境运动意味着什么？，2012-07-08， https://chinadialogue.net/zh/7/41437/ 
59

 中国矿业报，“两山”理论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 ，2020-08-16，

https://www.mnr.gov.cn/zt/xx/xjpstwmsx/zypl_36556/202008/t20200816_2542131.html 

https://chinadialogue.net/zh/2/41698/
https://chinadialogue.net/zh/7/41437/
https://www.mnr.gov.cn/zt/xx/xjpstwmsx/zypl_36556/202008/t20200816_2542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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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60出台后，此前依赖境外

资金的草根 NGO 旋即面临生存状况的考验，甚至因“断粮”而名存实亡或完全消失，

活跃的草根环保行动越来越少。由于只能依赖国内资金，环保团体被迫在“僧多粥少”

的筹资环境中竞争，开展项目和培育青年的能力也因此受限。出于对学生运动的担忧，

大学校方也收紧了对学生组织的管理，阻碍了校外环保团体培育、联合高校社团开展

行动实践，以及培养新行动者。 

目前，由于公民社会土壤的消失，不论是环保组织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行动者社群越

来越倾向于以一种政治安全、非对抗的方式开展传播和实践。简言之，需要与官方保

持良好的关系，形成可以被接受的行事风格。官方也并非铁板一块，在许多情况下，

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理念或利益的不一致，这中间的弹性

空间，就让环保团体和个人得以介入做事，环保运动因而有可能出现。不过，随着舆

论空间里泛政治化倾向的扩大，环保 NGO 在向官方建言献策或向民间进行启蒙教育的

同时，也日趋审时度势、小心行事，以避免被贴上标签。 

如此大环境下，青年行动者难以展开公开且直接的抗争行动。不过，公开的行动并不

全然绝迹，例如成长于广西桂林的行动者欧泓奕，在 2019 年，她响应瑞典气候活动家

格蕾塔·桑伯格的气候罢课，独自在桂林市政府门前举牌抗议61。她的行动被广泛报道，

她也是格蕾塔发起的“周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全球行动网络中第一个中国

参与者，此后，类似行动也扩展到了南京、上海等城市。但是，欧泓奕被当地警察带

走，接受盘问，而且由于多次接受外媒采访、批评中国排放情况和气候活动，她在微

博等社交媒体上被网民攻击。在中国青年行动者的社群中，欧泓奕的行动方式被视为

激进、不符合中国国情，公开支持者很少。根据媒体报道，当欧泓奕申请加入一环保

团体时，因为被公安部门审问过而遭拒绝62。 

虽然舆论环境的恶化让中国公共空间里的环保叙事趋于单一化，但环保团体仍旧保持

了较强的行动力，作为中坚力量为新生代行动者提供启蒙和支持。NGO 或基金会仍然

乐于为青年行动者的自组织项目提供直接资助或培育支持。只是碍于行动空间和舆论

环境的限制，这些改变仍是基于社群的小圈子传播，且以趣味性的活动为主，缺乏更

深入的实践，难以对群体权利诉求的制度化转换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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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英译文本）: 

http://gaj.beijing.gov.cn/zhuanti/ngo/bszn/202003/t20200320_1722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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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Ignored and ridiculed, she wages a lonesome climate crusade (被忽视和嘲笑，她发起了一场孤

独的气候运动) ，2020-12-03，https://www.nytimes.com/2020/12/04/world/asia/ou-hongyi-china-

climate.html?_ga=2.7923570.1187312447.1673359323-743693380.1668907487 
62

 南华早报，Howey Ou, China’s version of Greta Thunberg, pays price for climate activism (欧泓奕 - 中国版

格蕾塔·桑伯格，为气候行动主义付出代价)，2020-07-2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94873/howey-ou-chinas-version-greta-thunberg-

pays-price-climate 

http://gaj.beijing.gov.cn/zhuanti/ngo/bszn/202003/t20200320_1722573.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04/world/asia/ou-hongyi-china-climate.html?_ga=2.7923570.1187312447.1673359323-743693380.1668907487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04/world/asia/ou-hongyi-china-climate.html?_ga=2.7923570.1187312447.1673359323-743693380.1668907487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94873/howey-ou-chinas-version-greta-thunberg-pays-price-climate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94873/howey-ou-chinas-version-greta-thunberg-pays-price-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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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年来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传染病等危机也让更多青年开始反思自身生活

与环境及气候问题的联系，因此涌现出一批关注环境与性别、健康、劳工、原住民、

食物、非遗文化等交叉领域议题的网络共学或行动小组。反省并尝试建构环境与社会

连结的新实践不断产生，行动者尝试在更丰富广阔的视野下，将社会议题与环保实践

相结合，探索环境视阈下社区营造、城镇转型、生态农业等议题的发展和理解。 

三、行动方式 

2022 年，受新冠疫情和持续封控的影响，青年行动者的线下行动受到了较大影响，实

地调研较难展开，基本以线上为主、线下结合的形式开展工作，在一些议题上实现了

跨领域的联合行动。总结而言，青年行动者针对以下领域开展了工作。 

（一）法律行动 

在法律行动方面，疫情防控不仅限制了 2022 年青年行动者线下调研工作的开展，也影

响了多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推进。例如，自然之友在 2021 年提起的诉连云港湿地项目破

坏生态一案，立案一年也未能开庭审理，但在 2022 年 5 月就收到法院中止审理的裁定
63。环保团体与志愿者选择通过网络公开诉讼进展，通过网络传播相关信息，展开对于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讨论。 

这一年，环保政策法规有不少更新，如 6 月开始实施的首个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湿

地保护法》，以及被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青年行动者们通过文章撰写，加上

漫画、影像或播客等共创方式，举办在线讨论活动，搭建了讨论空间，动员公众认识

法律进展，为正在修订的法律发声提意见。例如，环保团体和志愿者通过网络跟进法

律修订的进展，公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三次审议稿”，批判性地解读法律条文中

的变化和对野生动物的潜在影响，呼吁公众参与提意见。当备受关注的鄱阳湖水利枢

纽建设工程公共事件出现时，行动者也通过文章撰写的方式，分享公众参与听证会的

情况。此外，也有环保团体发起了针对青年群体的能力建设项目，支持关心环境问题

的青年群体理解环保政策法规，促使他们具备提出科学理性意见的能力。 

（二）传播与叙事 

在公共传播方面，社交媒体、自媒体和新闻媒体是青年行动者依赖的主要传播渠道。

行动者们通过线上讲座、行为艺术、影像、调查报告、报道和评论等形式，保持对生

态、自然、环境等相关内容的长期输出，其中既有科普向的内容，也有调研手记、针

对具体争议事件的个人观点看法。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面对具体的环境风险或者有

争议的环境事件，如热浪高温、长江流域大旱、山火等极端天气，行动者能够迅速回

应，通过文字、影像实录和艺术倡导，提供讨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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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之友，中止审理！连云港滨海湿地公益诉讼收到法院裁定，2022-04-28 ，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63556259168297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6355625916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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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中国日益紧缩的舆论空间里，环保团体倾向于运用制度体系中的工具和

框架推进环境保护，通过温和的行动累积政治和社会资源。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

常常在主流议程中被简化为宏大叙事，青年行动者——尤其是接受过国外教育或善于

搜寻国外网络资源的行动者——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提供微观细节、讲述可

被感知的内容。此外，行动者也会根据国际上的气候和环保议程进行创作，推动相关

议题进入主流议程，例如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生物多样性大会召开期间，在中国主流

环境叙事的框架下发布针对性的内容，举办活动，以适合主流传播的语言内容联合官

方媒体和本地企业等进行传播。 

与此同时，当田园乡村、生态、自然等话题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越来越被中国主流媒

体所青睐，行动者的传播内容也受到影响，关注可持续、永续生活等具备社会想象、

生活哲学特点的行动也正在萌生发展。为了获得公众支持，趣味性的传播内容正在越

来越多地出现，结合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创作与记录方式，通过有创意的表达聚集起不

同领域的青年社群。 

（三）公众动员 

在公众动员方面，由于不同领域的环保问题高度专业化，涉及到的议题和进入门槛各

不相同，主流叙事中允许的行动空间、涉及的利益方千差万别，因此议题与议题之间

的动员与组织网络也有非常大的差异。 

符合中国政府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政策议程的理念，例如，有关工业、农业减

排的，环保团体与个人有许多空间可以介入，较容易构建跨领域的支持。在涉及问责

的话题上，一些青年行动者认为相比污染议题，公众有基础认知的野生动物保护议题

更容易获得有效传播，例如，关注候鸟、湿地保护的行动网络中，往往包括研究者、

环保志愿者和大学生，在北上等城市均有长期扎根本地的环保团体或观鸟小组，一些

本领域的研究者本身也从护鸟志愿者的身份成长起来，行动网络具有较强的粘性和熟

人社会性质，传播上更为灵活。 

不过，当行动达到了社会动员效果后，也可能招致官方的压力。例如，一个曝光开发

项目的行动，在网络上形成自组织，通过接力创作等方式取得关注后，发起者随即被

官方要求停止，不能再继续行动。 

（四）污染发声和创意行动 

虽然在公共空间里的可见度越来越低，但环境风险和公害污染并没有消失。2022 年，

仅异味扰民事件就有比亚迪长沙工厂废气排放疑似引发儿童流鼻血、葫芦岛废气污染

形成公害两起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在前一个例子里，民众走上街头抗争，积极联络媒

体表达诉求，也有环保律师、环保团体和记者跟进报道或提供建议，最后社区民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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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获得当地政府回应，官方也启动症状调查64。在这个例子里，社区青年住户起到了发

声和寻求外部支持者的关键作用。 

一些行动者也发起了跨领域、跨议题的联合行动。艺术家坚果兄弟所发起的葫芦岛污

染受害者“求助电话亭”计划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联合行动65，聚集起了艺术家、环保

志愿者、律师、记者、音乐人中的同路人。充满创意的艺术行动本身将看不见、摸不

着的污染转化为强烈的具身体验，让参与者产生强烈共鸣，相关视频和讨论在网络上

被大量转发，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媒体跟进报道，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最终，葫

芦岛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此事，宣布已督促涉事企业整改，并立案查处污染

企业。“求助电话亭”行动自身所具有的戏剧性和吸引点，也使得媒体有了更强的报

道意欲，并且使其成为网络热点，这也为未来青年行动者发起联合行动提供了可以借

鉴的经验。 

（五）环保教育 

在公共教育方面，许多环保团体均非常注重走进校园，讲述他们的工作，开展生态与

自然教育。虽然新冠疫情带来的持续封控让线下活动难以进行，青年行动者仍旧通过

制作网络小册子、发起线上讨论、影像放映、共学等方式开展了许多社群服务。例如，

有关心环保话题的青年自发组织的生态类纪录片放映、捡拾垃圾等，围绕食物、农业、

生态等话题形成一些趣味性的创意活动，并通过参与本地社区市集、社区文化项目等

努力让类似活动成为本地青年文化的一部分。 

四、官方管控 

2022 年在二十大前夕，媒体和公共平台因维稳原因受到更加严格的管控，一些依赖于

网络曝光来推动议题的环保行动直接受影响，难以联合媒体进行报道或报道被搁置。

地方政府部门对活跃的行动者也更加敏感，在一些情况下直接干涉行动本身。 

例如，有志愿者在调研现场被民警带走，后解释是“防疫”原因，但使得调研中止；

笔者了解到的另一则情况里，有民间环保团体因为网络传播行动违背政府的议程、影

响二十大召开前夕的舆论环境，而在政府施压下受到资金提供方的警告，一度陷入生

存危机。在筹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一些被视为激进的环保团体或社会小组难以找到

资金提供方，这类情况也持续影响着青年行动者的动力。 

近年来升温的民族主义舆论倾向也在影响环保行动。例如科普自媒体“回形针”、环境

机构“中外对话”中国办公室接连因为网络“爱国大 V”的举报而受到直接影响，这些事

 
64

 界面新闻，比亚迪环保风波新进展：部分产线减产，工厂周边小区已安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2022-05-11，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74356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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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传媒，情況有點複雜——堅果兄弟的另類環保與另類藝，2022-09-18，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919-mainland-nut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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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使得环保团体更为谨慎。即使是坚持温和路线向公众进行环境教育的 NGO，也担

心被波及，在议题传播上更为谨慎，尤其是有境外联系或在境外注册的国际 NGO。目

前，环保团体多转为提供社会服务、社群教育、政策倡导等服务性工作，以此规避政

治风险。 

由于舆论环境恶化，以及官方对环保团体的管控加深，原本公民社会中的灰色地带或

弹性空间越来越小，目前抗争路线的环保行动越来越少，行动者看似空间很大，但其

实推进环境正义、原住民权利、生态政治经济等面向的可能实则越来越小。许多行动

者倾向于把问题聚焦在环保目标，而非社会政治目标上，环境问题中的社会议题因而

逐渐被边缘化。 

五、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环境行动者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来自于行动空间的狭小。在一个谨慎的言说环境下，行

动和论述的主体很多时候被迫让位于官方主流叙事，制度改革被认为要依赖政府主导

或与政府协商的形式才能完成，权利导向的环境运动则容易被贴标签或招来警告。在

经济上，筹资是一个长期的难题，许多青年环保行动者长期面临着收入较低的问题。 

虽然政治空间收紧、维稳压力增加，让直接的对抗性行动难以实现，但民间社会时不

时出现的反对公害污染的环境抗争行动，这说明，环境、健康和安全是人们共同的追

求，集体行动仍然有其可能。目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为环保主义

者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点短期内不会改变。问题是，如何利用好现有资源，

有策略地推动议题传播，减少在核心内容上的妥协。 

相比在环境领域深耕多年的行动者，新生代的环境行动者更加注重以一种革新的形式

累积群众资源，通过行为艺术、音乐、漫画创作等创新形式吸引大众关注，而且在传

播媒介和组织形式上也更加趋于灵活和去中心化。外界需要为青年行动者形成富有行

动力的自组织、持续行动提供能力建设和资源支持，帮助分散在各地以及国外的行动

者形成联结，与学者和专业人士建立广泛联系，以此创造沟通、交流与合作机会。 

此外，青年行动者也需要更多包含实地调研在内的支持和培育，提高其对于环境议题

的理解和社会想象。环境和环境权作为一种抽象论述，需要在具体语境和身体经验下

才能建立深刻的认知。在青年培育上，由于当下校园社团的活动和传播内容均受到严

格控制，许多人即使在学校里参与到环境小组或社团里，也不一定能获得对于环境权

益的深刻思考，而止于对环境问题的浅尝辄止，毕业后也很少继续投入到环保行动中。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成员之间的传承和接力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这方面需要更多

的设计和探索。 

对于青年行动者而言，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网络、社会经济与文化资源，将更多的权利

意识和身体感受带到现阶段的环境传播与教育中，推动环境社会力的启蒙，仍然是一

个有待加强的问题。目前，环境论述中性别、劳工等社会面向的可见度仍然较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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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传播很多时候局限在一种技术化的语言表达体系里，难以为环境问题形成更广泛领

域的连结和行动网络。 

在主流环境框架之外，需要青年行动者丰富关于环境的话语和言说，利用现有社会制

度创作理论基础和发言的正当性，从“只有一个地球”这样缺乏具体时空指向的抽象论

述，转变为具有本土认同和社会意识的环境叙事。此外，亦可增加针对环境或气候问

题受害者的赋能与服务工作，增加环境行动的社会效益，减少环境行动的精英化趋势。

青年行动者需要打开想象力，借鉴国内外环境或其他社会领域行动的创新经验，为环

境问题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诠释和行动。 

(完) 




